一只水仙盆  

水仙花，古称“凌波仙子”。她清纯淡雅，冰清玉洁，芬芳醉人。宋代诗人刘邦直有诗云：“借水开花自一奇，水沉为骨玉为肌，暗香已压荼靡倒，只此寒梅无好枝。”黄庭坚也有“凌波仙子生尘袜，水上盈盈步微月”的诗句。

每年的元旦前后，我都要到花市买几只水仙球（鳞茎球）回家后精心挑选一只典雅漂亮的水仙盆，放进几颗五彩斑瓓的雨花石，再倒入两杯清水，然后将水仙球安放在盆中。不出五六天，水仙的白色根须便开始在雨花石之间缠绕穿梭。又过些时日，上面便长出嫩绿的叶芽，此后便是经常换水和放到阳光下沐浴。五十天左右“凌波仙子”就翩翩而至，大多数是白的，也有紫的和蓝的，而花蕊一般是金黄色的。他们婷婷袅袅，婀娜多姿地来到你的书房，将美丽和芳香毫不保留地献给你，每当这样的日子到来时，我都会将那块珍藏多年的古董端砚摆上案头，铺开最好的宣纸，酣畅淋漓地任其笔意纵横。当醉人的花香和墨香融为一体的时候，就会出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神奇效果，笔尖就能飞出意想不到的书法作品。写累了，收拾笔墨，打开电脑写上几段文字，也能很快地产生创作的欲望和灵感。

俗话说，“宝马配金鞍”，好的水仙花，还得有好的水仙盆，这样才算完美。这些年来，我寻寻觅觅，收藏到不同朝代的水仙盆几十只。有紫砂的，石头的，陶瓷的。陶瓷的又分粉彩和青花。我不遗余力，尽其所能，为我的“凌波仙子”创造一个最适宜生长和最美的环境，可是十多年过去也没有收藏到一只非常满意的水仙盆。直到八年前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只清代浅绛彩水仙盆，才了却这一心愿。

那是一个夏天，我到北部山区一个小村淘宝，在一户农民家里买了一些钱币之后，正要走，那个老实憨厚的农民对我说，我妹妹那里有件瓷器，是我爹当年作为嫁妆陪同给她的，说不定是个宝贝，并把他妹妹的地址告诉我。根据这个信息，转天我就去了南部洼区，并很顺利地找到了这位从山里嫁过来的女人。说明来意，她说，你本事可真不小，从大山里打听到相隔百里的大洼，边说边拿出那件瓷器。我拿过一看，眼前一亮。这是一件清代浅绛彩瓷器，长近一尺，宽半尺，胎体厚重，湿润如玉。正面绘着山水、花鸟，侧面题着两句诗，是晚清浅绛彩名家何子林的作品。浅绛彩瓷是清末时景德镇具有创新意义的釉上彩新品种。从同治、光绪到民国初约50年之间，将中国书画艺术的“三绝”——诗、书、画，在瓷器上完美表现，使瓷画与传统中国画结合，创造出瓷画的全新面貌。“浅绛”原是借用中国画的概念，指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，以淡赭、花青为主渲染而成的山水画，起源于元代，其画家代表人物为黄公望。而浅绛彩瓷中的“浅绛”，系特指晚清至民国初流行的一种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，在瓷胎上绘出花纹，再染以淡赭和水绿、草绿、淡蓝及紫色等，经低温(650—700℃)烧成的一种特有的低温彩釉。浅绛艺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，多数兼善山水、人物或花鸟。清代官窑粉彩是由宫中发样，工匠照描，描完后填色，故很难表现出艺人的个性。而浅绛则从图稿设计、勾画到渲染都由一人完成，能自由表达画者的风格与个性，因而有很高的艺术品位。

那女人问，这东西值多少钱，我说，这件东西是清晚期的，按现在的行情能值八百块钱。那女人一笑，说，要卖早就卖了，一来它是我爹陪同的，留着是个念想儿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卖。二来是我儿子喜欢他，不让卖。她朝在炕桌上写作业的男孩瞥了一眼。我看了一下那孩子，有十一二岁。我对他说，你也喜欢收藏吗？男孩看看我，说，我不知道啥是收藏，我就是不让她卖。我说，你不让卖，总得说出点理由呀。那男孩说，那我不管。他妈说，你也就是跟我逞脸，你爸在这儿借你点胆子你也不敢！那男孩不吭声了。那女人说，你给价低了点儿，你要是再加点价，我就卖给你。我说，你还是别卖了，我看这孩子脾气挺大，卖了之后，他不定咋跟你闹呢。你还是和儿子好好商量一下吧。她对孩子说，儿子，咱家地里的玉米现在需要施化肥，院里猪圈需要买猪秧子，可钱还没着落呢，你说咋办？见孩子不回答，她又说，这东西留着当不了日子过，你要是觉着没啥可玩的，卖了之后妈给你买玩具。那孩子说，玩具我不要，这个卖了不行。那女人说，这孩子生是让我惯坏了，要多不听话有多不听话。一会儿，孩子他爸进来了，女人说了和刚才类似的话，那男人对我说，你能给一千块不，行的话，这东西就是你的了，不行，咱就别两耽搁着。我说，你还没和少东家商量呢，别因为卖件东西让孩子不高兴。他说，要是兔子能驾辕，那还要大骡子大马干啥。那男孩看了他爸一眼，他爸说，你看啥，前两天老师找我告状，说你上体育课带着几个孩子到外面打游戏机，我还没跟你算帐呢，你还想管这管那，我看你是找挨踹了。见那孩子低头不语，他又跟上一句：“纯粹是大眼贼儿瞪眼——惯的。”我这时以为那孩子已同意卖掉水仙盆。就说，那我也来痛快的，任多花点，一千就一千，说着，就掏出一千块钱，那女人对那孩子说，儿子，那咱就卖了啊。那男人说，你咋这啰嗦，他不让卖就不卖，家里过日子让他弄钱去。说着接过一千块钱，随后把那只水仙盆递给我。我用一只鱼鳞袋子简单一包，就出了他家。刚出门口，就听屋里一片吵闹声。大概是那孩子和他爸妈吵闹，他爸动手打了他。
我几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那个门口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尽管买了一件不错的藏品，但这个孩子的行为让我无法理解。联想到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甚至觉得有些孩子是收藏的天敌。有一次，我在玉田的一个村子淘宝，也遇到过这种情况。那家有一只清代五彩笔筒，我去了几次，价钱给到两千，可他家的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就是不让卖。后来，那个男孩把笔筒装进一个旧书包，放在了后窗台上。有一次他找东西时，不小心把书包从后窗台碰掉地上，那只笔筒当时就碎了。因为心疼这两千块钱，他母亲得了一场病，要知道九十年代，这笔钱可以盖三间道房。

得到这只浅绛彩水仙盆，我如获至宝，爱不释手。第一年，我就用她养了六只水仙。开花之后，让我喜出望外，花朵不仅大而漂亮，颜色也由单一的白色增加到白、紫、蓝三色，漂亮至极，人见人爱。放在案头上，花和盆相互媲美。

随着这些年古董艺术品的不断升温，这只浅绛彩水仙盆，目前的价格已经上万。前两年我把它的照片传到网上，受到许多藏友推宠。还有的想出高价购买，可我怎么舍得将它卖掉呢，那可是我“凌波仙子”的家园。
